
我做编辑大概有四五年时间，《天津日报·
文艺周刊》便迎来了千期纪念，那是1983年。
很荣幸，我参加了组稿工作，还将一些细节记
在了编辑日志中。这段历史虽很珍贵，但因为
参与者不多，所以并未留下更多的文字记载。
2002年7月12日，孙犁先生病逝后的转天，文
艺部同仁编发了一期怀念特刊，我写了一篇短
文《从1000期到2000期》，对所经历的千期纪念
做了回忆。
“文艺周刊”千期纪念，是一件特别值得关

注的大事。这块版面，从编者到作者都经历了
历史的考验。它所刊发的文艺作品，不仅见证
了一批批文学人才的成长，而且为一代代读者
留下了极为难忘的纪念。在千期纪念即将到
来之际，主编李牧歌经过反复酝酿，制定出一
套组稿方案，除去电话和写信联系的作者，重
点稿件还准备到北京去约。大约是在1983年3
月中下旬，我跟随李牧歌出差北京，先找到诗
人张志民，又去找了刘绍棠、从维熙等人。回
津后，我们又来到孙犁先生家，向他汇报千期
纪念的组稿情况。

按照设想，“文艺周刊”千期纪
念拟出两期专版，主要邀约与“文艺
周刊”有过交往的作者与作家，请他
们撰写文章和诗歌。孙犁听取了专
版方案后表示认可。李牧歌说，我
们还准备约华君武画一幅漫画，想
请您替我们写封约稿信。孙犁点头
同意，说现在就可以写。他取出笔
和信笺，当即便给华君武写了一封
约稿信，然后叮嘱说，这封信一定要
派专人送到。

李牧歌看过信后又递给我。我
记得信的大意是：对华君武的漫画
非常喜爱，倘能在我们的刊物千期
之时赐画，则可“光耀版面”。信虽
写得简短，但“光耀版面”几个字令
人印象深刻。这封约稿信，日后成
为我给作家们写约稿信的范本。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李牧歌对孙犁说，
“文艺周刊”能出到1000期很不容易，风风雨雨
的，这次千期纪念的专版上，希望孙犁同志也
能够写一篇文章。孙犁听后，略微思考了一
下，便欣然应允。李牧歌很是高兴，她站起身
来说，孙犁同志，谢谢您。希望您多保重身体。

这不是一般的约请，无论是对孙犁——他
对“文艺周刊”所怀有的感情、执念，还是对此
时身负重任的李牧歌，在“文艺周刊”将达千期
之时，她期望得到孙犁的信任和支持。在这样
一个备受关注的时间点，李牧歌的恳请与孙犁
的答允，是对“文艺周刊”这块文艺园地的共有
之情，是同代编辑之间的一种无间与默契。
“文艺周刊”从1949年3月24日创刊日开始

标注期号，每周一期，但在“文革”的十余年间，改
刊名为“尽朝晖”。1979年1月4日，“文艺周刊”
复刊，接续上之前的序号，又经四载途程而至千
期。谁能想到，这个千期行旅竟然长达三十四
年。显然，这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纪念专
版的组稿工作必须有序落实，不容有失。

1983年4月28日清晨，天降大雨。我在8
点之前赶到报社，李牧歌已在办公室。纪念专
版的文字稿件基本到齐，只等漫画这个“东
风”。李牧歌让我给华君武先生打个长途电
话，再问询一下画稿情况。因之前我已和华君
武通过电话，说了漫画的事，所以华君武在电
话中说：“你们约的画我已经画好了，今天便可
以寄出。孙犁同志的信不要再派人专送，邮寄
就可以了。”在电话中，我代表“文艺周刊”和孙
犁先生，向老画家表达了谢意。

1983年5月5日和5月12日，“文艺周刊”
连续推出两期纪念专版。第一块专版的头条
位置，是诗人张志民的诗歌《“一千”颂》，右上
便是华君武的漫画《硕果一千》，还有韩映山、
刘绍棠、从维熙等人的文章。孙犁应李牧歌所
写的《我和〈文艺周刊〉》，也登载在第一块纪念
专版中。第二块专版，则刊发了方纪、李麦、阿
凤等的文章。“文艺周刊”以专版形式祝贺出刊
1000期，是一种新颖的尝试，也是办刊之旅中
的一次小结。专版上的文章，倾注着对“文艺
周刊”的真心爱戴，感恩文学为写作者带来的
快乐，并引领他们走向多彩的人生。正因为读
者与作者的支持，“文艺周刊”才有了这段非凡
的旅程。

孙犁的《我和〈文艺周刊〉》发表后，影响很
大。孙犁对有些人说他培养了多少青年作家，
认为是夸张的说法，只承认自己为“文艺周刊”
看过一段时间的稿子，但他对这个版面是有感
情的，也花费过一些时间，付出过一些心力。
这是孙犁一种谦虚的说法。“文艺周刊”创刊时
间不长，郭小川、方纪两位创办者便相继调离
报社，孙犁却留下来继续耕耘，以刊登现实主
义文学作品、培养文学新人为办刊方针，在版
面上不断推出新作者、新作品，在国内文坛产
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那一时期，孙犁先生写了《谈工厂文艺》
《略谈下厂》《论切实》等文章，参加工人作者讲
习班，具体辅导业余写作。他以编辑的责任心
和作家的专业性，为作者讲解如何创作一篇好
的小说，其细致、透彻、精准，真是竭尽心血、不
遗余力，还未见过有哪位编辑或作家，为扶持
业余作者下过如此的真功夫。同时，“文艺周
刊”还关注到当时作为学生的刘绍棠、从维熙、
韩映山、房树民等人的创作，为他们提供版面，
连续刊载他们的作品。孙犁对“文艺周刊”的
贡献是数十年全情投入，如果没有当年的亲身

实践，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对“文艺周刊”的那五
点办刊希望，孙犁是中国报刊史上当之无愧的
编辑典范，建树卓越。

1976年之后，孙犁虽不再坐班，但他仍是
报社文艺副刊的一员，是编辑们的主心骨，他
对“文艺周刊”倾注的感情超过了一般人。1979
年，“文艺周刊”复刊时，编辑人员严重匮乏，他
与时任总编辑石坚同志商议，调回了创刊时期
的老编辑邹明、李牧歌夫妇，一位主持《文艺》
（双月刊），一位主编“文艺周刊”，以期迅速恢
复并建立起一支由新老作家组成的作者队伍，
重现“文艺周刊”昔日风采，继续成为党报文艺
副刊园地中的佼佼者。
“文艺周刊”千期纪念受到广泛好评，证明

当时报社的人事安排极为正确。“文艺周刊”从
创刊至千期可为一个时段，展现了这块园地的
丰厚底蕴，奠定了不断发展并持续前行的坚实
基础，所有曾任职的编辑功不可没。从千期起
步，2002年8月8日，又是近二十年过去，“文艺
周刊”出刊达到了2000期，这串极不平凡的数
字，记载下又一段风雨兼程的办刊史。翻检那

些已发黄的报纸，我们记起一个个熟悉的名
字：刘绍棠、韩映山、阿凤、万国儒、董廼相、崔
椿藩；丁玲、舒群、郭小川、方纪、田间、张志民、
曼晴……这些与“文艺周刊”有着至亲关系的
作家虽已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作品，却留
在了“文艺周刊”的版面上，在文艺的百花园
中，他们将永远活在读者心中，我们也会永远
记住他们。

遗憾的是，在即将出刊2000期的前夕，久
卧病榻的孙犁先生因病去世，未能等到纪念日
来临的这一天。他再也不能听取我们关于“文
艺周刊”2000期纪念方案的汇报了，再也见不
到他参与创办的“文艺周刊”，在经过了半个多
世纪风雨之后，崭新的辉煌。
“文艺周刊”2000期纪念，范围有所扩大，

策划了相关系列活动。在版面上，仍延续了千
期纪念时的方式，编辑了一期有两块版面规模
的通版，文艺部编辑合力约稿，作者层面更为
广泛，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东、云南，作
家、诗人、学者，每一篇文章都饱含情义，表达
不尽对“文艺周刊”的感恩之情。

这是一期可以载入新闻史的副刊版面，与
千期纪念时的铅字印刷不同，数字化的排版技
术，使得这期版面更加清秀、美观，图文并茂。
多达十五篇的稿件、两幅贺画，倾吐的都是炽
热真情。铁凝写了《我的感谢》，邵燕祥写了
《祝贺与忆旧》，周良沛写了《“文艺周刊”与孙
犁风格》。蒋子龙在文章中说：报纸上的一块
文艺阵地竟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很可能创造
了“中国之最”！单是这种韧劲，这份耐性，这
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就是功德，就值得称颂。
这块园地圆了许多业余作者的文学之梦，也留
有前人风范的沉淀，2000期，给历史以艺术的
折射，给文坛以历史的投光。冯骥才也在文章
中说：我在“文革”后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篇表
述自己文学主张的长文《作家的社会职责》，就
是发表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二十
年来，我把自己各类文章包括小说、散文、文化
随笔、脚本和艺术评论，不断地送到“文艺周
刊”。我喜欢这块园地。因为，它是我和津门
读者见面说话的地方。还有，我更喜欢“文艺
周刊”的气质，那就是它文学的纯正性，即对思
想深刻、情感真切、审美高品位的追求，“文艺
周刊”成为《天津日报》重要的特色之一。刘绍
棠的夫人曾彩美，在接受我的电话约稿时说：
十九年前，刘绍棠为“文艺周刊”千期纪念，写
了一篇文章《忆旧与远望》，对《天津日报》的远
见卓识，扶植文学创作的热情与决心，栽培文
学新人的智力投资，非常钦佩和感念不忘。孙
犁同志把“文艺周刊”比作苗圃，绍棠正是从这
苗圃中成长起来的一株树木。希望《天津日
报》坚持和发扬这个光荣传统，代代相传。“文
艺周刊”不但出版1000期，还要出版2000期、
3000期……此外，从维熙、房树民、郭风、赵鑫
珊、李贯通、孟伟哉、叶延滨等的文章，都对“文
艺周刊”表达了真诚的敬意。尤其让人感动的
是，有文章中还提到了李传琅、吴微哂等老编
辑的名字，他们令人感佩的编辑风范与奉献，
已经印刻在“文艺周刊”的史册上。
“文艺周刊”2000期纪念是一个新的里程

碑。历史证明，这块文学副刊已经具有顽强而
蓬勃的生命力。从2000期继续前行，至《天津
日报》创刊60周年、70周年时，“文艺周刊”都相
继组织过纪念专版或是征稿活动，办刊历程中
的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是对这块园地的一次勉
励与助力。

2024年是《天津日报》创刊75周年，与之同庚
的“文艺周刊”，不仅也已有了75载办刊历史，而
且出刊期数达到了3000期，这真是一个骄人的功
绩。从1000期、2000期，到今天的3000期，这是一
条报纸文艺副刊的成长之路、成熟之路、长兴之
路。“文艺周刊”完成了一个创举，奠定了党报文艺
副刊的深厚根基，郭小川、方纪、孙犁作为创办者，
也是功臣，在新中国的新闻史册上，他们理应占有
重要位置，而一代代编辑秉承“文艺周刊”办刊方
针，始终延续副刊前辈创下的办刊风格与特色，使
这个报纸副刊的文艺百花园，仍然盛开着馨香的
花朵，滋养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与作者。

从1979年“文艺周刊”复刊始，我就在这里做
编辑，与阿凤、董廼相、滕鸿涛、万国儒、刘绍棠、从
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结缘、交友，这些从“文
艺周刊”开启文学之旅的作家，自创刊初期便形成
了副刊最牢固的作者队伍，我称他们是与“文艺周
刊”结有血缘关系的作家，同他们交往有一种天然
的亲切感。

1980年秋天，我随同邹明前往石家庄参加
“荷花淀派”研讨会，结识了其中的一些作家。邹

明是代表孙犁赴会的，会前与会后都
向孙犁当面做过汇报。那次会议是十
年浩劫后的一次重要聚会，与会的作
家们十分兴奋，刘绍棠、从维熙、韩映
山等人，每天晚上都要到我和邹明的
房间里畅谈，他们同邹明就像亲兄弟
般亲热，这种情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原来编辑还可以和作家结下如此情
谊。那时，“文艺周刊”已经复刊，与之
有过联系的北京、河北等地作家，见到
了代表孙犁赴会的邹明，似乎有一种
见到娘家人的感觉，他们尊孙犁为恩
师，喜欢他的人品和作品，愿意聚集在
他的麾下，尽管孙犁从未承认过这个
流派。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如
今在孙犁研究界，有研究者提出“‘文
艺周刊’作家群”的新观点，这与较早

前“‘文艺周刊’现象”的提法有相通之处，颇具新
意。记得“文艺周刊”2000期纪念时，从维熙在《祝
愿“文艺周刊”永葆青春》一文中写道：“一家市级报
纸的副刊，在培养文学人才上，能有如此的辉煌业
绩，在报界怕也是‘别无分号’了。而今，这批文学新
军中有的人虽已离开了人世，但是他们的文学情结与
文字情缘中，都滚动着《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精神
因子——如果是排阵列队，他们都属于‘文艺周刊’
的士兵，都会以曾经在这块沃土上耕耘和在这块园
地上开花、结果为荣。”这样的说法是真实的、中肯
的，符合历史的。

这是“文艺周刊”第一代作家留下的肺腑感
言，正是得益于这样一支作家队伍，“文艺周刊”才
有了今天的“3000之旅”。我的编辑生涯就是从
这块版面启程，三十多年身处编辑一线，经历了从
1000期到2000期的编辑全过程，是“文艺周刊”任
期最长的一任责编。我存有的两本作者通讯录
上，记录着不断扩大的作者信息，他们当中有作
家、诗人、翻译家、学者，有军人、工人、农民，有创
刊初期的老作家，也包括已有几十年情义的老作
者，有本市的，也有全国各地的，山南海北，五湖四
海。他们看重的是这块文学圣地，作为编辑，看重
的则是他们对文学的追求与挚诚。

我的朋友圈里，无一例外的都是文学爱好者
和写作者，是名副其实的作者圈，即使我退休之
后，也与作者朋友们维系着感情，这是他们对“文
艺周刊”至深的热爱。两年前，我参与建立了两个
读者群，一个是孙犁作品分享群，一个是津味小说
作者群。在这两个群里，大家品读孙犁、学习孙
犁，每当“文艺周刊”刊登津味作品，我都会转发到
群里供作者们分享，鼓励大家热爱读书，坚持写
作。群里组织的“我与孙犁”丛书分享会、津味作
家研讨会等活动，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这就是
“文艺周刊”恒久的影响力，它仍然是读者与作者
心目中的一片文学净土。

在“文艺周刊”出刊3000期之际，我回忆起一
些编辑往事，它们是平凡工作中结晶的情感，是每
一期版面上付出的心血，是永远不会逝去的一份
初心……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的经历、作用毕
竟有限，但同时我们个人的微薄之力，又会助燃这
份事业，使之放射出圣洁的光芒。前不久，我写了
一首诗《我想要的幸福》，刊发在《当代·诗歌》上，
倾吐了自己对报纸副刊编辑工作的一番情怀：

我从阳光中寻觅金粒

从雨露中获取滋养

从风与雪中感知坚韧

从开怀的笑声和关爱里

获得满足与富有

为了拥有这份财富

我曾不舍昼夜地躬耕

岂止是挥洒汗水和辛劳

还有昂贵的青春和热血

这种付出不求回报

甚至从没想过要享用它们

没有，它们是不动产

是我整个人生的金矿

但当人老了，有了白发

回看身后的来路

我的心忽然间柔软下来

田园里那一片葳蕤的春花

正朝我微笑，是的

我曾经爱护开花的种子

一生都在亲近它们

现在，我可以站在阳光之下

看花丛中的蝶飞蜂舞

与欢快的溪水叙情

愿意去找知心的朋友聚会

坐在书桌前写些心语

过往岁月已熔铸为金

遍地秋光，真是价值连城啊

这正是我想要的——幸福

祝愿我们的“文艺周刊”春色常在，四季花鲜！
2024年10月26日

一

“《文艺周刊》应该永远是一处苗圃。”这句话是
孙犁1983年4月在“文艺周刊”即将出刊1000期之
际说的，当时他应约写了《我和〈文艺周刊〉》，总结
自己与这份副刊的“历史”和“缘分”，提出了办刊希
望——着实是语重心长的。他的意思是，应该多发
“新作者”的作品，而一旦这个“新作者”成长起来，
“可以向全国发表作品了”，就如同苗圃中的树苗一
样，可以被移植走了。从这个命题提出的时间看
（孙犁70岁），孙犁把“文艺周刊”比喻为苗圃，并非
忽然想到，实际有一种“定位”的意味，因此这个关
键词相当重要，甚至将其视为孙犁办刊的核心宗旨
也是可以的。

这块苗圃，是孙犁等老一辈编辑家开荒、建设
起来的，可谓“白手起家”。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
放，孙犁16日进城，17日《天津日报》创刊，当时孙犁
任副刊科副科长。3月24日，“文
艺周刊”正式出刊，副刊有了自己
的“名号”。“文艺周刊”的特征在
创刊号就有明显表现：军管会分
管文艺工作的陈荒煤在《天津文
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中，高屋建
瓴，号召关注“新文艺进城后的进
一步发展与创造的问题”；诗人鲁
藜在《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女》
中，抒发了用“劳动的双手”来“创
造新时代”的高亢、灼热的激情；
署名何恩荣的散文《我回到自己
的工厂》，以一个织布工人的口
吻，说“天津解放了！我又回到了
工厂，我再也不是‘臭织布的’”，
“共产党把你救活了！现在你根
深叶绿，开了花”，“翻来覆去睡不
着，心里高兴得不行”。当然几篇
文章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作为
隐喻，还是可以看到“文艺周刊”
与时代同频律动的姿态，以及“立
足天津、放眼全国”的视野。

上述特征，可能在当时的报
纸副刊中不算突出的，因为这是
一种“时代潮流”，但让苗圃更具
独特气质的，是孙犁的写作实
践。孙犁在“文艺周刊”创刊号上
发表了总题为《农村速写》的三篇
散文，主要是赞美农村的新景观
和新人。其中，《“帅府”巡礼》写
了一个有“各节”（方言，干净、利
落之意）美誉的农民赵老帅，孙犁
形容他“爱好干净，简直成了一种
癖性”时，打比方说，他“刷洗的小牛好像刚出阁的
少妇”。写这家的儿媳照看孩子时，孙犁的比方是，
“孩子在她手里旋转，像一滴晶莹的露珠，旋转在丰
鲜的花朵里”。这就是“孙犁式”美学了，因为孙犁
在“适合”潮流的叙述中，总是可以发现一些更为个
人化的、出人意料的比喻，它如同催化剂，使小说乃
至“文艺周刊”的气质瞬间“出戏”，与众不同了。

二

作为苗圃，“文艺周刊”培养了一大批工人作
家，这是天津文学的“独一份”。“文艺周刊”创刊伊
始，就把文学与工人联系到了一起——以前这个想
法是不可能的，毕竟工人的本职是做工而不是写文
章，而且，连操作方式都带有战争年代的印记。老
作家周骥良回忆：“文艺周刊”创刊会上，郭小川“穿
着灰布军装，腰挂盒子枪，一副战斗诗人的特色，在
发言中提出了不仅在天津，就是在全国也是第一个
响亮的号召‘把工人业余作者扶持起来’，‘把工人
文学创作活跃起来’”。

这样的背景下，“文艺周刊”积极向工人倾斜，
1950年8、9月间，多次发布《征求工厂墙报文艺作
品》的“稿约”，有意识刊发一线工人的作品。当时
天津工人的写作水平以现在的标准看并不高，但因
为是历史性的第一次“工人写自己”，可谓轰轰烈
烈，恰与当时的时代氛围匹配。1950年3月10日，
“文艺周刊”发表了大吕的《于师傅这二年》和董廼
相的《我的老婆》，还配上了“编后记”，对作品进行
了介绍和点评。接着，在下一期的“文艺往来”中，
发表了读者来信，认为“我们的文艺周刊从这一期
起，又开辟了一条光辉灿烂的新道路”。显然，这是
带有一定“操作”意识的行为，极大程度表明了“文
艺周刊”支持工人作家的决心。这批作品受到文化
部部长茅盾的关注，在《关于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
（《人民文学》1950年第2卷第1期）中提到《我的老
婆》《于师傅这二年》。董廼相来自天津北站，大吕
来自中纺二厂，都是一线工作业余写作的工人。当
时“文艺周刊”还成立工人文艺小组，每周日到报社
活动，进行研讨与交流，很快涌现出一批工人作家：
阿凤、大吕、滕鸿涛、董廼相、史林碧、何苦……并由
此形成了传统。当代文学史上天津工人文学能有
一席之地，与“文艺周刊”的引领和支持密不可分。

孙犁出生于农村，对城市工人的生活并不熟
悉，但他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1949年 1月 17
日《天津日报》创刊，第二天，孙犁就发表了《谈工厂
文艺》，提出“在天津，文艺工作主要是为工人服
务”，“工人群众不仅成为文学书写的重点对象，也
要成为副刊作者的主力军”。孙犁经常参加工人写
作小组的活动，从技术上对这些业余作家“手把手”
传授经验，这一时期撰写了大量指导性的文章，如
《作品的生活性和真实性》《论切实》《怎样把我们的
作品提高一步》《论情节》《论风格》，都发表在“文艺
周刊”上，这种具体的、带有孙犁印记的指导，对工
人作家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从上世纪50年代至
60年代，天津工人作家中的佼佼者万国儒，同样是
在“文艺周刊”起步，孙犁给予了一以贯之的支持。
他在万国儒《欢乐的离别》序言中说，“万国儒的小
说，较之其他一些工人作者的作品，是多情趣的，涉
及的生活，也比较广泛”。

三

“荷花淀派”是“文艺周刊”这方苗圃中培育、
成长起来的，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奇迹”之一，因为
依靠一个副刊的力量，形成有一定影响的流派，在
当代的语境中是极其罕见也可以说绝无仅有的。
其中，孙犁作品的风格和人格魅力是主要因素。
孙犁的风格在革命文学中，是非常个人化的，这并

不是说孙犁不“贴近”革命叙事，而是说他找到了“触
摸”革命的另一种角度，也就是通常被指认的“诗
意”——这在革命叙述中，是非常稀缺的——尽管孙
犁本人并不是刻意为之，甚至还抵触评论者用“诗
意”来概括自己。但毫无疑问，这种也许在今天看来
也并非特别纯粹，却是特别文学的内核，在当时是很
吸引人的。

孙犁既有自己独特风格，又在“文艺周刊”工作，
就有意无意地影响、支持了一些青年作家从这块苗
圃起步，走上了文坛。1951年，15岁的刘绍棠在“文
艺周刊”发表了《完秋》《暑伏》等作品。刘绍棠后来
回忆说，“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生活强烈的美
感，打开了我的美学眼界，提高了我审美观点，觉得
文学里的美很重要”。不只刘绍棠，一批年轻作家如
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在文学的道路上，都受到
过“文艺周刊”和孙犁的帮助，他们发表在“文艺周
刊”上的作品，在1953年结集为《运河滩上》，组团

“出道”，非常壮观。这种状况，正
是孙犁“文艺周刊”应该是苗圃的
例证，因为苗圃固然不拒绝名人
作品，但更多是希望贴近青年和
业余作者，希望从中能够发现好
的“苗子”。因此，青年作家是孙
犁在很早就确定的“文艺周刊”关
注的作家群体。冉淮舟在中学时
就受到孙犁作品的感染，“他的诗
一样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是
那样深深地吸引着我，他主编的
‘文艺周刊’，我也是每期必读，那
上面经常发表孙犁同志的作品和
他指导青年写作的文章”。如果
不是1956年孙犁生病及其后的
变故，这个青年苗圃会发展成什
么样子，是难以估量的。新时期
以来，孙犁对青年写作的关心一
以贯之。1981年4月30日“文艺
周刊”发表了贾平凹的《一棵小桃
树》，孙犁立即写了一篇评论《读
一篇散文》，赞扬其“短小”“不摆
架子”。孙犁在评论铁凝的《哦，
香雪》的时候，直接说“这是一首
纯净的诗，即是清泉”。这对贾平
凹、铁凝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

就此来看，孙犁和“文艺周刊”
影响了至少两代年轻作家，他们都
是因为对孙犁写作风格的喜爱、模
仿而走上创作道路的，这是文学史
事实。因此，谈“荷花淀派”的时
候，应该以此事实为依据。我虽然
曾撰文支持“‘荷花淀派’是存在

的”这个观点，但更多是从美学原则的传承角度说的，
因此，如果有人从语境、概念理解和孙犁个性等方面否
认，我也不反驳。不过，我认为，应该跳出“‘荷花淀派’
有无”的思维，或者说，从影响的角度看，即便不存在
“荷花淀派”，但其中的脉络却是很清晰的，如果拿到当
代文学史中，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独特现象——这个
“问题”的价值是远大于“概念”辨析的。

四

“寻根文学”的潮流中，“津味”小说作家群登场，
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林希的《蛐蛐四爷》《相
士无非子》、张仲的《龙嘴大铜壶》等以津腔发声，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坛竖起“津派”旗帜，呼应了
地域文化的建构。同时，也形成了独属于天津的“写
什么”（题材）、“怎么写”（语言）的“场域”。于是，围
绕“津味”做文章就成了新的课题。由此开始，“文艺
周刊”介入和引领“津味”写作，联手奉献出了对天津
这座城市和文化的理解。
“文艺周刊”1986年5月8日发表了张仲的《古董

张》，6月26日，又发表了冯骥才的评论《当前的文化
小说——从〈古董张〉说开去》，开启了关注“津味”的
序幕。冯骥才在文章中称赞《古董张》是“地道的”“津
味”小说，因为作品“想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有神有态
端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状态”。此后，“文艺周刊”开始
长期关注津味小说，每隔一段时间就做出一次推动。
1994—1995年，“文艺周刊”推出了“津味小说联展”，
2002—2003年，组织了“津味小说撷英”，2005—2006
年，将栏目冠名为“津味小说巡展”，2014—2015年，
则是“津味小说甲午年赛”。也许可以说，经过一波又
一波的讨论，到底什么是“津味”，越来越复杂了，而这
恰是一种好的状态，本身“津味”就应该是历史和当下
共存的、能够感受到，却人言人殊的、多味杂陈的。因
此，“津味”写作与其说是一种展现，不如说是一种寻
找——可能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的“津味”。
“文艺周刊”在多年对“津味”的反复书写和研讨

中，成为一处具有“养料”的“苗圃”——因为参与“津
味”写作的既有成名大家，又有初露头角的新秀，他们
虽对“津味”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并不妨碍齐聚“文艺周
刊”,表达对天津和天津文化的热爱，这大概不是苗圃
所能做到的事了，也因此，“文艺周刊”成为对一个城市
的作家、文化源源不断提供滋养的“源头”。孙犁对“文
艺周刊”的希望和要求，就此来看，是“超额”完成了。

五

“文艺周刊”在天津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是耀眼
的存在，作为“平台”和“抓手”，它始终参与着“文
学天津”的建构。孙犁是把“文艺周刊”当作自己
的苗圃的，他在漫长的编辑、写作生涯中，精心打
理呵护，使“文艺周刊”有了浓厚的孙犁“气质”。
至于这种“气质”是什么，可能还是孙犁描述得更
形象：“作为内容，这片园地里，种植的仍是五谷杂
粮，瓜果蔬菜；作为形式，这个刊物，仍然是披蓑
戴笠，荆钗布裙……”难得的是孙犁入城三十多
年，仍保持乡土本色；更难得的是，这种偏于“农
民”和“朴素”的美学，竟然能够在大都市天津得
到认可并延续，这个有趣的现象，可能是“现代中
国”“文学天津”的隐喻了。

E-mail:wyzk@tjrb.com.cn
上津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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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累硕果
——“文艺周刊”从1000期到3000期

宋曙光

编 后
75载风雨兼程，《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迎来了3000期纪念。四分之三个世纪的赓续传

承，前辈编辑们的辛勤耕耘，让“文艺周刊”桃李满园，百花齐放。1983年5月5日“文艺周

刊”出刊1000期，孙犁先生在《我和〈文艺周刊〉》一文中，强调要重视培养青年作者、鼓励新

人新作。“文艺周刊”一直传承和践行着这一办刊方针。2002年8月8日，“文艺周刊”出刊达

到2000期，纪念版面上名家云集，忱忱祝福溢于纸上。22年过去，我们以四期专版纪念“文

艺周刊”3000期，感恩无数新老朋友对“文艺周刊”的惓惓深情和殷殷勉励。

行程万里，初心不变，愿未来“文艺周刊”继续与作者、读者携手前行，再创佳绩。


